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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錕
因
﹁光
學
通
信
領
域
光
在
光
纖
中
傳
輸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開
創
性
成
就
﹂
而
獲

二
○
○
九
年
的
諾
貝
爾
物
理
學
獎
。
光
纖
在
通
信
領
域
裡
的
作
用
如
同
人
體
裡
的
神
經

或
血
管
。
從
原
理
上
講
來
，
一
根
光
纖
和
一
根
平
常
的
電
線
可
以
說
是
同
一
家
族
的
兄

弟
，
它
們
的
功
能
都
是
傳
輸
電
磁
波
，
科
學
上
的
名
字
都
叫
﹁波
導
﹂
，
只
不
過
兩
者

適
宜
傳
不
同
頻
率
的
電
磁
波
罷
了
。

光
之
所
以
能
在
光
纖
中
傳
播
是
因
為
光
在
玻
璃
和
空
氣
的
界
面
上
可
能
發
生
﹁全

反
射
﹂
，
一
個
初
中
畢
業
生
也
明
白
這
個
道
理
。
人
們
早
就
根
據
光
在
玻
璃
導
管
內
發

生
全
反
射
可
以
傳
遞
信
息
的
道
理
做
成
了
醫
生
用
的
胃
窺
鏡
。
可
是
，
兩
類
光
導
管
之

間
存
在
一
個
重
要
差
別
，
就
是
胃
窺
鏡
的
光
導
管
很
短
，
而
光
學
通
信
裡
用
的
光
纖
卻

很
長
。
光
在
傳
輸
的
過
程
中
是
有
能
量
損
耗
的
，
在
高
錕
發
表
獲
獎
論

文
《
光
頻
率
介
質
纖
維
表
面
波
導
》
的
一
九
六
○
年
代
，
光
經
過
一
公

里
光
纖
的
傳
輸
會
衰
減
到
一
百
億
分
之
一
，
這
如
同
一
游
泳
池
的
水
，

經
過
一
公
里
的
輸
水
管
輸
送
，
最
後
只
剩
下
了
一
滴
。

高
錕
研
究
得
知
，
玻
璃
中
的
離
子
雜
質
對
光
傳
輸
中
的
衰
減
起
決

定
性
作
用
，
他
還
發
現
了
最
適
合
長
距
離
傳
播
的
光
的
頻
率
。
他
預
言

，
只
要
經
一
公
里
光
纖
傳
導
後
剩
下
的
光
能
仍
有
原
來
的
百
分
之
一
，

這
種
光
纖
在
通
信
上
就
有
價
值
。
高
錕
的
可
貴
之
處
，
更
在
於
他
是
一

位
不
知
疲
倦
的
﹁布
道
者
﹂，
他
積
極
到
訪
玻
璃
工
廠
，
宣
傳
其
理
論
，

激
勵
大
家
一
起
開
發
超
純
玻
璃
。
到
了
一
九
七
○
年
，
美
國
康
寧
公
司

發
明
了
一
種
特
殊
的
玻
璃
製
造
工
藝
，
邁
過
了
﹁保

留
百
分
之
一
﹂
的
門
檻
。
之
後
，
技
術
不
斷
進
步
，

如
今
，
經
一
公
里
光
纖
傳
輸
，
可
以
保
存
光
能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以
上
。

高
錕
的
貢
獻
是
一
項
讓
億
萬
人
受
惠
的
成
就
，

他
獲
獎
，
我
們
不
由
得
想
起
了
﹁雜
交
水
稻
之
父
﹂

袁
隆
平
。
本
來
，
雜
交
作
物
存
在
生
長
優
勢
是
一
個

中
學
生
也
知
道
的
生
物
學
原
理
，
袁
隆
平
的
成
就
在
於
衝
破
了
﹁水
稻

等
自
花
授
粉
作
物
沒
有
雜
種
優
勢
﹂
的
傳
統
經
典
的
束
縛
，
在
找
到
雄

性
不
育
野
生
稻
（
袁
命
名
其
為
﹁野
敗
﹂
）
的
基
礎
上
，
按
他
提
出
的

﹁三
系
法
﹂
技
術
路
線
，
多
年
堅
持
和
一
個
有
許
多
人
參
加
的
科
研
集

體
通
力
合
作
而
取
得
的
。
一
九
七
○
年
，
袁
的
助
手
找
到
﹁野
敗
﹂
，

經
過
製
種
，
袁
無
償
地
將
它
們
分
贈
給
全
國
協
作
單
位
。
之
後
，
近
百

名
科
研
人
員
，
使
用
上
千
個
品
種
與
﹁野
敗
﹂
進
行
了
上
萬
個
組
合
的

回
交
轉
育
。
再
進
一
步
，
對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一
千
多
稻
種
進
行
雜
交

篩
選
，
最
後
才
得
到
了
一
百
多
個
具
有
恢
復
能
力
的
品
種
，
至
此
，
雜

交
水
稻
的
研
究
才
走
出
低
谷
，
形
成
一
個
以
袁
隆
平
為
核
心
的
﹁群
星

拱
月
﹂
的
局
面
。

幾
年
前
，
中
國
內
地
就
原
創
性
科
學
創
新
有
過
一
次
大
討
論
。
一
講
到
原
創
性
，

人
們
就
會
想
到
愛
因
斯
坦
，
於
是
有
人
就
構
想
要
搞
一
個
培
養
創
新
人
才
的
﹁愛
因
斯

坦
計
劃
﹂
，
當
然
，
此
計
劃
後
來
不
了
了
之
。
高
錕
和
袁
隆
平
與
愛
因
斯
坦
不
同
，
他

們
的
核
心
理
念
很
簡
單
，
很
樸
素
。
他
們
的
創
新
是
在
前
人
和
同
代
人
的
肩
膀
上
跬
步

積
累
的
可
衡
量
進
步
，
是
在
新
想
法
之
上
紮
實
可
見
的
探
索
、
試
驗
和
無
止
境
的
改
進

。
他
們
以
智
慧
和
執
著
博
得
世
人
的
尊
重
。
愛
因
斯
坦
講
過
，
科
學
家
﹁內
心
的
自
由

是
大
自
然
難
得
賦
予
的
一
種
禮
物
，
也
是
值
得
個
人
追
求
的
一
個
目
標
。
但
社
會
也
能

做
很
多
事
來
促
進
它
實
現
，
至
少
不
該
去
干
涉
它
。
﹂
培
養
愛
因
斯
坦
，
至
今
只
是
一

種
猜
想
。
不
干
涉
科
學
家
的
思
想
自
由
，
倒
是
一
件
切
實
可
行
的
事
。

過去曾有一位四川同學誇耀她
們本省女子皮膚好，白皙光潔。她
看起來確實 「水色極好」：雖年過
而立，孩子都上小學了，仍望之如
二十許人。據她說這是拜四川潮濕
的氣候所賜，女性多得雨露滋潤之

故。這個論調我又一次看到是前幾天讀黃濟人所著的
《老重慶：巴山夜雨》（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八
）時。這本書和前文提到的《老天津》同屬一個系列
。據作者披露，東北作家張天笑在重慶頻頻驚艷，並
將重慶美女之多歸功於當地的地理和氣候條件： 「其
一，上坡下坡，天然健美，故亭亭玉立者多；其二，
山高多霧，霧能美容，故肌膚白嫩者多；其三，山高
坡陡，重慶沒有自行車，美女慢慢走來，等你看個真
切，不會像其他城市那樣擦肩而過，故發現的機會也
多。」

重慶我只去過一次，而且是在十幾年以前，和朋
友急急忙忙地趕去看三峽被淹以前的原版風貌。那一
回只呆了一兩天，印象最深的是飯館裡的酸菜魚湯表
面紅艷艷的一層朝天椒。還有，老是上坡下坡，赤日
炎炎，又熱又累。無怪乎黃濟人要說，重慶沒有自行
車，騎自行車的不是運動員就是體育愛好者，因為下
坡人騎車，上坡就是車騎人了。這次讀了《老重慶》
，看到書中的照片，恍然覺得重慶赫赫有名的 「朝天
門」碼頭，清代是迎接朝廷聖旨或者欽差大臣的所在
，當年彷彿也去過的。那幾百級通到嘉陵江畔的台階
，那時我們不也走過嗎？我們不也曾在那裡等候遊輪
去酆都嗎？又或者，我記得的只是在《江姐》，《在

烈火中永生》之類的老片子裡見到的影像。所以，我對重慶的記憶，
就像那個雲山霧罩的山城一樣，永遠是亦真亦幻的。

與我不同，黃濟人卻是個愛好引經據典，刨根究底的作家。彷彿
是要還擊重慶申請直轄市時來自南京代表的詰問： 「『陪都』算什麼
理由？我們 『首都』還不是直轄市呢。關鍵是你有沒有自己的東西」
。他列舉了與重慶有關的很多著名歷史人物。譬如說，那個周朝的巴
國將軍巴曼子（人稱 「巴將軍」）；辛亥革命時期犧牲的《革命軍中
馬前卒》的作者鄒容；新詩《女神》的作者，浪漫主義詩人郭沫若；
因為抨擊國民黨時政繫獄的馬寅初；從腳伕之子成長為中國輪船業大
亨的盧作孚；乃至並非四川人，但在抗戰時曾共赴國難，號召抗日的
馮玉祥，宋慶齡，周恩來，毛澤東等等。總之，作者重點強調的是
「耿直，剽悍」的重慶風格。

我的印象，重慶人似乎是比成都人的脾氣要硬，吃的菜也更辣，
當年我把這些不同歸結為重慶地理（多山坡）和氣候（多雨霧）的想
法也與張天笑如出一轍。這次看了《老重慶》，卻突然想到：重慶人
的脾氣硬，好像不光是 「擲地有金石之聲」或者 「寧折不彎」，更是
一種決不認輸的韌勁。像那個巴將軍，請了楚軍來幫巴國平息內亂，
並且 「許以三城」。可是事後卻不肯真的割地，而是自殺謝罪，用自
己的頭顱作為楚軍的賠償。也許西方人會說這種 「賴帳」行為不是
「尖頭鰻」之道，不過 「費厄潑賴」永遠是上等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以弱抗強時唯一可行的也只能是拼了一條老命：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因為這種骨子裡的狠勁韌勁，重慶人才能熬過八年抗戰最艱
難的時期，沒被充斥着日機轟炸，重慶隧道大慘案，饑荒疾病的漫漫
長夜壓垮，而是最終迎來了抗戰勝利的黎明曙光。

美麗的邂逅是生活的賜與，可
遇而不可求。美麗的邂逅是生活長
河中的優美波瀾，柔和的漣漪，給
平淡甚至有時是寂寞的生活增添了
豐富的色彩；抱着一顆迎接不期而
遇的美好的心，享受生活的賜與，

生活會更美好。

驀然回首間
剛到美國的時候，我曾經住在舊金山市中心的一

幢公寓裡，公寓地處鬧市，門前車流如潮。我每次進
出公寓的大門都是匆匆而行，從沒有好好地看一眼大
門。有一天為了等一個朋友，才終於有機會在大門前
面好好地站一站。

站在街上等人，如果沒有急事，我喜歡暫時放開
心中的期盼，用眼睛看街上的風景，沒有風景的時候
，就看街上的車流和過往的行人。每一次我那樣做，
都會有所收穫。只是那天當我站在舊金山基理大道和
泰勒街的交界口觀望的時候，我的收穫比任何一次都
更為豐盛。

就在我面街而立時，我看見一輛公共交通車從街
上駛過，車上有一對乘客正指着公寓樓說着什麼。公
車駛遠了，街上出現了瞬間的寧靜，我轉身看我住的
公寓，見我身後的灰牆鑲着一塊半米寬的長方銅牌，
銅牌歷經日曬雨淋，色澤已經顯得有些黯淡。我讀了
銅牌上的英文字，心頭突然湧上一陣難言的驚喜。難
道這是真的嗎？我問自己。

正在我顯得興奮異常的時候，我的朋友來了。我
急忙把他拉到銅牌前面，告訴他我的發現。他也和我
一樣的驚訝，他在舊金山已經住了十幾年，可還是第
一次聽說過這個消息。

我即刻和他聊起我離開中國以前讀過的一本自傳
，講述了這位現代藝術家曲折波瀾的一生。我還一直
清晰記得個性奔放不羈的她，有一次在舞台上見到蘇
聯著名的戲劇藝術家斯坦尼，走上前去熱情擁吻，把
斯坦尼嚇得連連後退。我還記得她的自傳中的一幅幼
年留影，在一片廣袤的田野上，她在自家的藩籬前充
滿童稚的笑着；還有她的死簡直不可思議：風把她脖
子上的長圍巾吹到敞篷車車輪的軸承上，轉動的軸承
把圍巾越捲越緊，圍巾絞斷了她的脖子……難道所有
這些當年曾經在我年輕的腦海裡迴盪了多少個日日夜
夜的故事，就發生在我身邊的這片土地上？曾經是書

本上的歷史，竟然和我的生活近在咫尺。不經意間我
站在了歷史的一塊沃土上，記憶裡的故事頃刻都活了
起來。儘管歷史已經斗轉星移，土地卻是實在的土地
。

我再次去讀銅牌上的文字，上面寫着：美國現代
舞的創始人鄧肯生於此處。當年這兒還是一片開闊的
鄉村。

悠然見故人
還有一次我從美國去北京，我專程去參觀在著名

作家巴金倡議下籌建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當時新館的
大樓還沒有建成，所有的資料都儲存在一處年久失修
的清代皇家四合院裡。我跟着管理員走過荒草遍地的
院子，來到一棟木結構的建築前面，屋頂畫棟雕樑已
經油漆剝落，木門的接縫也已不吻合。管理員打開掛
在木門上的鎖，帶我走進堆滿書架的藏書室。

走進古老的建築，置身於茫茫書海中，我原以為
不會有什麼驚喜。我看見有一處掛着一塊木牌寫着：
周揚書庫。便進去瀏覽一番。打開書櫥，我看到一本
先父的文集，便拿出來翻閱。扉頁上竟然是我的題款
：周揚伯伯留念 一九八四年於上海。底下是我的簽
名。才幾年過去，已經物是人非。老前輩周揚也已經
過世多年了。翻過扉頁，是周揚為父親的遺作出版寫
給我的信。記得當時這封信發表在上海的一家報紙上
，還造成了很大的反響。

睹物思人，我彷彿在一個儲存歷史的地方，與過
去的熟人、朋友、前輩不期而遇。我想像着這本書從
我手裡寄出，經過郵遞送到周揚的書房裡。又忽然在
這麼一天，突然出現在從大洋彼岸回來的我面前。這
是多麼有意思的一次相遇！想到這些，原先平靜如水
的心境，飄過的是一片片溫馨的漣漪。美麗的邂逅不
就是生命長河中美麗的波瀾，輕快的漣漪！

生活的漣漪
其實在自己的生活中，儘管已經知道，美麗的邂

逅可遇而不可求，可是還是心存幻想。記得年輕時，
為了邂逅喜愛的人，便成天故意在她可能出現的地方
逡巡，等着她的出現，製造邂逅的驚喜。

戀愛時我就曾設計製造了一起與戀人美麗的邂逅
。只是那一次邂逅對於她有更多的驚喜，我卻更多地
享受製造者的滿足。有一次當時還是戀人的太太所在
的劇團去福建省作巡迴演出。分開已經數月，每周以

書信往來。那時電話還不通暢，打一個電話還要到長
途電話公司去排一、兩個小時的隊。電話接通了還緊
趕慢趕地不敢多說，因為通話費實在太貴。我便利用
一次出差廣州的機會，故意順道去了福建的泉州。我
根據她來信中提及的演出日程知道劇團正在那裡演出
。從福建下了飛機，又轉乘汽車去泉州。走在泉州狹
窄的街道上，尋找着劇場。好不容易在一個街道的拐
角找到了一間門面殘陋不堪的劇場，鏽迹斑斑的鐵柵
欄旁的牆上貼着一張色彩鮮艷的演出廣告：木偶奇遇
記。我先是一陣驚喜：喜的是終於找到了劇場；接着
又是一陣遺憾：古鎮泉州就這樣一間破劇場？未免寒
酸。

我在劇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裡住下，臉色白晳的
店小二對我說：晚上睡覺時別忘了把椅子頂在門背上
。他的好心確確實實讓我嚇了一跳。我進入房間，狹
小的房間裡掛着兩頂帳蓬，牆壁是用木板和糊牆紙隔
開的，隔壁的講話聽得清清楚楚。這家旅店大概是我
記憶中住過的最簡陋的了。出出進進的都是鄉間跑單
幫的小生意人。

走出旅店我在劇場門口逡巡，演出散場後，人流
散去。我走進空蕩蕩的劇場，終於看見了那個我熟悉
的，期盼的身影。我在舞台下叫她的名字，她答應着
，心不在焉地問：誰呀？我說了我的名字。她突然抬
頭向台下張望。因為台下很黑。等她看清是我，突然
飛奔一樣衝下台來，嘴裡還在喊：這是真的嗎？不是
做夢吧！……也只因為我為她帶去的那份驚喜，使她
被視為整個劇團裡最幸福的人。

後來，我離開上海赴美留學時，太太不能同行。
離家前我趁太太外出時在寫字桌台曆上，我出發日期
之後的頁面上間隔着留了一些話。我是九月中離家的
，我在月底的一頁寫道：我已經離家兩個星期了，你
一切都好嗎？冰箱裡還有一隻雞，別忘了給自己煮一
鍋湯。因為我知道她不愛做飯。在聖誕前夕的一頁，
我又寫道：很抱歉今天不能陪你過，出去好好地快樂
一下吧。……結果，我的留言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因為太太在發現了第一張以後，就翻遍了餘下的每
一頁日曆，將我的留言一網打盡。

不過她來信說，看着我的留言，彷彿我仍然在她
身邊。她用她從來沒有用過的美好語言讚美我，讓我
着實滿足了一回。可是我更滿足的是在她和我的留言
不期而遇時的那份驚喜，那份感動！

美麗的邂逅是生活的賜與，可遇卻不可求。可是
在影視作品，或是文學作品中美麗的邂逅總是常常閃
現它的身影。

文學名著中先例不少，就是我在寫小說的時候也
時時不忘為書中的主人創造一些那樣的機會。為了什
麼？可能是有了邂逅，故事會更好看？也可能有了美
麗的邂逅，生活會變得更精彩！

唐
代
詩
仙
李
白
與
古
城
南
京
有
着
不
解
之
緣
，
這
箇
中
的
原
委
在
於
他
曾
多
次
來

過
這
裡
，
並
且
他
的
晚
年
也
是
在
南
京
一
帶
度
過
的
。
因
為
李
白
所
在
的
盛
唐
時
期
，

南
京
已
是
貴
為
六
朝
古
都
的
金
陵
城
了
，
所
以
他
與
南
京
的
情
分
自
然
也
就
是
他
的
金

陵
之
緣
了
。

李
白
一
到
南
京
就
為
這
裡
的
山
水
形
勝
和
歷
經
六
朝
的
文
化
積
澱
所
折
服
。
他
寫

道
：
﹁金
陵
舊
都
，
地
稱
天
險
，
龍
盤
虎
踞
，
開
扃
自
然
。
六
代
皇
居
，
五
福
斯
在
。

雄
圖
霸
跡
，
隱
軫
猶
存
，
咽
喉
控
帶
，
縈
錯
如
繡
。
﹂
金
陵
的
山
水
及
文
化
極
大
地
激

發
了
這
位
古
詩
人
的
創
作
熱
情
，
令
他
思
如
泉
湧
，
在
這
裡
寫
下
了
數
以
百
計
的
優
秀

詩
文
，
如
《
勞
勞
亨
歌
》
、
《
橫
江
詞
》
、
《
永
王
東
巡
歌
》
、
《
金
陵
三
首
》
等
等

，
其
中
有
些
後
來
成
了
久
吟
不
衰
的
千
古
名
句
，
像
《
長
干
里
》
詩
中
的
﹁郎
騎
竹
馬

來
，
繞
床
弄
青
梅
﹂
，
《
登
金
陵
鳳
凰
台
》
中
的
﹁三
山
半
路
青
天
外
，
二
水
中
分
白

鷺
洲
﹂
等
等
，
都
是
當
今
詩
詞
愛
好
者
們
耳
熟
能
詳
的
。

詩
仙
李
白
嗜
酒
如
命
，
甚
至
可
以
說
酒
就
是
他
作
詩
的
﹁興
奮
劑
﹂
。
與
他
同
時

代
的
詩
聖
杜
甫
在
其
《
飲
中
八
仙
歌
》
中
就
寫
道
：
﹁李
白
斗
酒
詩

百
篇
，
長
安
市
上
酒
家
眠
。
天
子
呼
來
不
上
船
，
自
稱
臣
是
酒
中
仙

。
﹂
李
白
在
金
陵
的
日
子
裡
與
酒
杯
可
以
說
是
形
影
不
離
的
，
這
在

他
一
些
與
金
陵
有
關
的
詩
中
可
以
很
明
顯
地
看
出
。
李
白
在
《
金
陵

酒
肆
留
別
》
詩
中
寫
道
：
﹁風
吹
柳
花
酒
店
香
，
吳
姬
壓
酒
喚
客
嘗

。
金
陵
子
弟
來
相
送
，
欲
行
不
得
各
盡
觴
。
﹂
李
白
在
金
陵
創
作
的

與
酒
有
關
的
詩
還
有
《
金
陵
鳳
凰
台
置
酒
》
、
《
沅
月
金
陵
城
西
孫

楚
酒
樓
》
等
多
達
幾
十
首
。
在
這
些
酒
詩
中
，
有
些
句
子
至
今
讀
來

仍
妙
趣
橫
生
。
如
﹁酒
客
十
數
公
，
崩
騰
酒
樓
中
﹂
、
﹁月
下
一
見

君
，
三
杯
便
回
橈
﹂
、
﹁豪
士
無
所
用
，
彈
弦
醉
金
樽
﹂
等
，
活
脫

脫
地
勾
畫
出
了
一
個
酒
徒
的
形
象
。
李
白
在
金
陵
幾
乎
訪
遍
了
當
時

城
內
各
處
的
酒
店
。
他
還
曾
以
腰
中
的
佩
劍
換
酒
喝
（
﹁匣
中
盤
劍

裝
醋
魚
，
閒
在
腰
間
未
用
渠
。
且
將
換
酒
與
君

醉
，
醉
歸
託
宿
吳
專
諸
﹂
）
。
李
白
酷
好
酒
在

當
時
的
金
陵
幾
乎
人
人
皆
知
，
以
至
於
後
來
金

陵
的
大
小
酒
肆
多
半
都
掛
上
了
寫
有
﹁太
白

（
李
白
的
字
）
遺
風
﹂
的
燈
籠
或
旗
幡
，
用
以

招
徠
顧
客
。

李
白
平
生
酷
愛
月
亮
，
曾
寫
下
過
許
多
咏

月
的
美
好
詩
句
，
其
中
有
不
少
都
與
金
陵
有
關
。
例
如
﹁卷
卷
金
陵

月
，
空
懸
帝
王
洲
﹂
（
《
月
夜
金
陵
》
）
、
﹁白
雲
映
水
搖
空
城
，

白
露
垂
珠
滴
秋
月
﹂
（
《
金
陵
城
西
月
下
吟
》
）
等
等
。
如
今
的
南

京
民
間
還
流
傳
着
一
個
李
白
秦
淮
捉
月
的
傳
說
：
它
說
的
是
在
某
一

年
的
農
曆
十
一
月
十
五
，
李
白
來
到
了
一
家
秦
淮
河
邊
的
酒
樓
吟
酒

賞
月
。
飲
中
，
他
搖
搖
晃
晃
地
走
上
了
一
座
秦
淮
河
上
的
小
橋
。
爛

醉
的
李
白
看
到
了
河
中
的
月
影
，
他
便
認
為
是
月
落
水
中
，
於
是
便

跳
入
水
中
捉
月
。
此
橋
從
此
便
成
了
李
白
留
給
這
裡
的
一
個
念
想
與

遺
跡
。要

說
李
白
在
金
陵
留
下
的
遺
跡
，
在
今
南
京
中
華
門
東
側
，
建

於
早
年
間
的
太
白
遺
址
公
園
也
可
以
算
一
處
。
雖
說
公
園
建
於
現
代

，
但
園
內
的
太
白
亭
、
李
白
生
平
簡
介
、
詩
刻
等
都
足
以
令
人
感
到

了
濃
濃
的
太
白
遺
風
。
只
是
早
先
那
塊
寫
有
﹁太
白
遺
址
公
園
﹂
幾
個
字
的
公
園
門

牌
如
今
已
不
知
去
向
了
。

李
白
與
金
陵
的
緣
分
也
體
現
在
他
對
金
陵
的
恩
愛
有
加
上
；
他
甚
至
向
唐
明
皇

李
隆
基
提
議
：
﹁就
金
陵
太
山
必
安
之
成
策
。
﹂
這
也
就
是
要
唐
皇
以
金
陵
為
唐
都

。
不
過
此
議
尚
未
及
庭
議
便
因
安
史
之
亂
的
爆
發
而
不
了
了
之
了
。

近
來
南
京
有
人
提
出
了
李
白
祖
籍
在
金
陵
之
說
，
其
根
據
是
李
白
曾
寫
過
﹁白

本
家
金
陵
﹂
的
字
句
。
但
也
有
人
反
對
，
理
由
是
此
句
中
的
金
陵
是
北
魏
時
的
金
陵

，
它
在
北
方
而
不
在
南
方
。
於
是
支
持
李
白
祖
籍
在
金
陵
者
便
上
溯
到
李
白
的
先
祖

，
認
為
他
們
早
在
西
晉
亡
時
便
南
渡
長
江
，
入
住
金
陵
了
。
這
樣
說
似
乎
也
有
些
道

理
，
不
過
西
晉
距
李
白
時
代
有
三
四
百
年
之
遙
，
以
此
說
李
白
祖
籍
金
陵
也
太
牽
強

了
些
。
其
實
，
我
們
大
可
不
必
介
意
李
白
的
祖
籍
地
；
因
為
相
比
之
下
，
李
白
的
金

陵
之
緣
在
這
裡
留
下
的
不
朽
詩
篇
、
美
麗
的
傳
說
及
有
趣
的
軼
事
更
為
重
要
，
更
為

有
價
值
。

由高錕獲獎想到 言止善

亦
真
亦
幻
說
重
慶

馮

進

相逢在有緣時 葉 周

李白的金陵之緣 季旭東

中國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設，讓許多古代文明正
遭受着人為的破壞，有些甚至面臨着遺失的危機。
為改變這一狀況，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一月一日，中
國大遺址保護高峰論壇在洛陽舉行，來自意大利、
韓國、日本以及中國各城市古跡遺址保護領域的專
家學者達二百餘人，有專家稱：中國大遺址正擺脫

「蓬頭垢面」的形象。
史前的半坡、羌寨、良渚，夏商時期的二里頭、偃師商城，秦漢

以來的秦始皇陵、漢長安城、隋唐洛陽城……這些遺址上的考古發現
，都曾轟動一時。但有些往往不能公開地、長期地展示給普通民眾，
即便是生活在遺址上的居民，甚至並不知道遺址的真實面貌。這些在
學術界耳熟能詳的遺址，只能讓少數人面對、觀摩，有專家稱，這是
文化資源的浪費。

大遺址不僅是一個城市、一個地區，乃至一個國家歷史的實物見
證。正因為如此，二○○五年，國家文物局決定對經濟發展較活躍的
城市，同時又是在中國古代歷史進程中具有突出價值的大遺址，進行
整體保護和規劃。

按有關規劃，中國的大遺址保護形成了以長城、大運河、絲綢之
路，西安片區、洛陽片區 「三線兩片」為核心、一百餘處大遺址為重
要節點的基本格局。在城市與城鄉結合部建設考古遺址公園，成為近
年來各地的普遍做法，二○○○年以後，中國先後開始修建圓明園遺
址公園規劃、秦始皇陵遺址公園、大明宮遺址公園、集安高句麗遺址
公園、安陽殷墟遺址公園等公園就是例證。

但對於公眾來說，遺址公園建設以及對遺址保護的理解和認識這
種價值存在一定困難。此外，城市化、工業化和房地產開發等因素破
壞遺址的現象時有發生，因此，遺址區的保護面臨阻力。

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大遺址以土遺址為主，本體脆弱，殘損嚴重
，考古研究工作本身就極為艱難。如果在依據不足，調查不深入，研
究不透徹、論證不充分的情況下匆忙建成的遺址公園，對於遺址產生
的不利後果難以想像。即便是建成了遺址公園，有專家也擔心，考古
遺址公園會變味，變成普通旅遊景點。 「讓大遺址如公園般美麗！但
考古遺址公園不是建於遺址上的主題公園，不是建築師競技的舞台，
考古遺址公園也不是遊樂園」。有專家稱， 「考古遺址公園不能一哄
而上。」

建設考古遺址公園是當前形勢下中國大遺址保護的一條有效途徑
，但並非唯一出路。從被動的搶救性保護到主動的規劃性保護，從
「打補丁式」的局部保護到着眼於遺址規模和格局的全面保護，中國

在大遺址保護上取得了重大成績，但讓其充分展現其價值仍任重而道
遠。

遺址的保護與尷尬
文 佳

老
友
王
君
自
太
原
來
，
捎
得
一
件
地
道
的
山
西
老
陳
醋
。
我

在
家
中
以
餃
子
款
待
老
友
，
我
倆
邊
吃
邊
聊
，
醇
香
四
溢
的
餃
子

伴
着
色
、
香
、
醇
、
濃
、
酸
的
山
西
老
陳
醋
，
那
味
道
、
那
口
感

，
才
真
叫
一
個
愜
意
。
老
友
回
太
原
雖
已
多
日
，
那
頓
﹁餃
子
宴

﹂
不
僅
記
憶
深
刻
，
而
且
還
使
我
由
山
西
的
老
陳
醋
聯
想
到
了
我

國
的
四
大
名
醋
。
說
起
我
國
四
大
名
醋
，
當
然
首
推
山
西
老
陳
醋

，
其
他
則
為
保
寧
醋
、
鎮
江
香
醋
和
浙
江
米
醋
。

山
西
老
陳
醋
至
今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歷
史
，
素
有
﹁天
下
第
一
醋
﹂
之
美
譽
。
它
選

用
優
質
高
粱
、
大
麥
、
豌
豆
等
五
穀
經
蒸
、
酵
、
燻
、
淋
、
曬
釀
製
而
成
，
含
有
豐
富

的
氨
基
酸
、
有
機
酸
、
糖
類
、
維
生
素
等
，
具
有
﹁色
、
香
、
醇
、
濃
、
酸
﹂
五
大
特

點
。
醋
呈
醬
紅
色
，
液
態
清
亮
，
味
道
香
醇
，
具
有
少
沉
澱
，
貯
放
時
間
長
，
不
易
變

質
等
特
點
。
中
國
微
生
物
學
鼻
祖
方
心
芳
在
《
山
西
醋
》
一
文
中
有
云
：
﹁我
國
醋
最

著
名
者
，
首
推
山
西
醋
，
此
乃
實
為
我
國
之
名
產
。
﹂
山
西
老
陳
醋
曾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巴
拿
馬
國
際
博
覽
會
上
一
舉
奪
魁
，
獲
優
質
商
品
一
等
獎
。

保
寧
醋
產
於
四
川
閬
中
市
，
創
製
於
明
末
清
初
，
至
今
已
有
三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它
以
大
米
、
玉
米
、
小
麥
為
原
料
，
用
砂
仁
、
白
蔻
、
黃
連
、
杜
仲
等
七
十
餘
味
具
有

生
津
開
胃
，
健
脾
益
神
等
功
效
的
中
草
藥
為
曲
藥
，
取
嘉
陵
江
水
釀
製
而
成
。
醋
色
澤

棕
紅
、
酸
味
柔
和
、
酸
香
濃
郁
，
具
有
殺
菌
、
防
感
冒
、
開
胃
健
脾
、
清
心
益
肺
、
降

低
血
壓
、
增
強
食
慾
的
功
效
。
保
寧
醋
營
養
豐
富
，
含
有
人
體
需
要
的
十
八
種
氨
基
酸

，
酸
味
柔
和
，
醇
香
回
甜
，
不
僅
深
受
國
人
喜
愛
，
海
外
也
備
受
青
睞
。
閬
中
有
句
順

口
溜
：
﹁來
到
閬
中
不
買
醋
，
猶
如
跑
趟
冤
枉
路
﹂
。

鎮
江
香
醋
具
有
﹁酸
而
不
澀
，
香
而
微
甜
，
色
濃
味
鮮
﹂
三
大
特
點
，
並
且
存
放

時
間
越
久
，
口
味
越
香
醇
。
這
是
因
為
它
具
有
得
天
獨
厚
的
地
理
環
境
與
獨
特
的
精
湛

工
藝
，
它
以
優
質
糯
米
為
主
要
原
料
，
採
用
優
良
的
酸
醋
菌
種
，
經
過
固
體
分
層
發
酵

及
釀
酒
、
製
醅
、
淋
醋
三
大
過
程
，
四
十
多
道
工
序
，
歷
時
七
十
餘
天
精
製
而
成
。
然

後
，
再
經
過
十
天
左
右
的
儲
存
期
，
方
才
出
廠
。
鎮
江
香
醋
用
以
拌
冷
盤
，
溜
素
菜
，

烹
魚
肉
，
燉
雞
鴨
，
可
提
味
增
香
，
去
腥
解
膩
，
開
胃
生
津
，
乃
極
佳
的
調
味
品
。

浙
江
米
醋
又
稱
﹁玫
瑰
米
醋
﹂，
盛
產
於
浙
江
一
帶
，
故
又
稱
﹁浙
醋
﹂
。
它
主
要

以
大
米
為
原
料
，
先
發
酵
為
白
醋
坯
，
再
經
過
直
接
過
淋
而
製
成
的
一
種
食
用
醋
。
色

澤
玫
瑰
紅
色
而
透
明
，
香
氣
純
正
，
酸
味
醇
和
，
略
帶
甜
味
，
適
用
於
蘸
食
或
烹
調
。

中
國
四
大
名
醋

劉
開
生

難
見
水
閣
樓
（
攝
於
湖
南
鳳
凰
）

高
鶴
雲


